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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刘婆婆有一

只名匠所做的妆匣。小抽屉拉手还是

什么瓜楞老琉璃做成的。盒顶用银箔

和玉片镶成牡丹朝凤图案。刘婆婆曾

是大户人家小姐，这同样不是秘密。

解 放 前 夕 ，刘 家 老 小 匆 匆 离 开 裕 后

街。刚从省城女子学校回到裕后街的

刘婆婆却躲进茅厕里，没随家人前往

香港。这只妆匣也随刘婆婆留在裕

后街。

见过刘婆婆那只妆匣的街坊，都

说它很贵气。刘婆婆做大小姐时，匣

中置放过化妆品及珠宝等小物件。她

用过的胭脂、香粉都是爷爷从上海滩

带回来的洋货。据说她爷爷跟上海滩

大佬一块喝过洋酒。黄金荣还收到过

她爷爷带去的狗脑贡茶，赞不绝口。

所以，刘婆婆在搬出刘家大院时，被几

名荷枪实弹的人员询问过。她一问三

不知。最后，仅仅抱着一只妆匣离开

刘家大院。

当时，有街坊说，凤凰落到了鸡窝

里。她的养子李布谷也晓得这事。李

布谷记得，养母因这只妆匣吃过不少

亏。养母一辈子未嫁，引来不少猜测，

甚至说她是一个“石女”。但信者寥寥

无几，何况刘婆婆当年长得如花似玉，

知书达礼，仍然有不少人上门说亲。

“不嫁！”刘婆婆很干脆。

说亲的又来了。“王家可是好人

家。只有老三没结婚，人家已经做了警

察。”

“不嫁！”

“怎么不嫁……”

“不嫁。”刘婆婆往妆匣上看了看。

说亲的几乎从她眼神中捕捉到了

什么，便起身上前向妆匣走去。刘婆婆

当即喝了一声：“别动！”

“我看看——”

“别看。”

之后，这只妆匣被赋予不少说法。

李布谷后来回忆说，街坊都猜测，刘婆

婆当年仍是从家里带出了不少好宝贝，

就装在匣中。后有一个猜测更离谱，说

这只妆匣是一台特殊的发报机。跟谁

发报呢？也许一猜就晓得。所以，那天

突然来了一班人要收缴这台妆匣。刘

婆婆抱着妆匣就跑。结果，她被堵到犀

牛井旁边。她嚷道，你们再上来，我就

跳井。这时，一位警察匆匆赶来——他

就是王家老三。即便被刘婆婆拒绝婚

嫁，但王家老三平时很照顾她。她哪会

不懂王家老三的心思？何况，她对王家

老三也有些好感，只是婚嫁这事，始终

没松口。这时，王家老三心平气和地说

了几句话，刘婆婆也看见了他依然如故

的目光，便将妆匣交给他。妆匣被打

开，王家老三见里面没什么东西，便还

给刘婆婆。据说，王家老三跟领导打了

包票，如果有问题，他宁愿被开除。这

话传到刘婆婆耳朵里，她当即流下了

泪水。

但王家说亲的再来刘家时，刘婆婆

仍没松口。

李布谷当然认识王家老三。王家

老三执行任务时，救下一个半岁小男

孩，却不晓得如何照顾孩子。刘婆婆见

到这小男孩，立刻有了眼缘，便将他抱

回自家，做了养子。上户口时，取名叫

李布谷。这引起街坊一番好奇。怎么

不姓刘，而姓李呢？哪怕姓王，街坊也

能接受这个姓氏，毕竟小男孩从小将王

家老三叫成“王爸爸”。听到这个名字，

王家老三也是一吁。年底，他跟一女子

结婚。

王家老三娶亲时，刘婆婆一整天没

出门。

李布谷读书，王家老三帮他买了书

包。哪怕李布谷不停地跟刘婆婆说：

“书包是王爸爸买的。”刘婆婆也始终没

吭一声。王家老三平时在街头巷尾口

和她打招呼时，她也会忽地把头撇开。

但有一次，王家老三牵着他的一个

孩子路过巷口时，刘婆婆远远望着那孩

子的背影。很久。回到家里，她一遍又

一遍擦拭妆匣。

过了好些年，有人露着笑脸上门，

跟刘婆婆说：“我想买下你这只妆匣。”

“呵，还动这念头？”

“那当然，它是一只宝物。”

刘婆婆笑道：“你眼不拙。它当然

是一只价值连城的宝物。”

开价不菲。而且，给出的价越抬越

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这只妆匣。

但刘婆婆始终没动心。这时候，街坊终

于明白，妆匣果真是一件非常值钱的

东西。

这年，刘婆婆得了一场重病。李布

谷将家里积蓄几乎花个精光，也没见刘

婆婆的病情有所好转。又有收藏家上

门，称愿意用二十万块钱买下妆匣。李

布谷真有点动心，他想挽留养母的生

命。但刘婆婆一口拒绝，她警告养子

说：“我死了，这妆匣也不得卖给别人，

否则我变成鬼，也会回来掴你两个耳

光。”李布谷只好发毒誓。清明节这天，

刘婆婆去世了。那只古色古香的妆匣

就放在刘婆婆腰旁。她的一只手放在

妆匣上面。看到这情景，李布谷与王家

老三愣了好久。

“王爸爸，母亲对这只妆匣一往情

深，怕是有什么牵挂。我偷偷查过几

次，却没发现什么蹊跷。”

“秘密一定会有，它就在妆匣里。”

王家老三终于在妆匣中发现一个

隔层，里面藏着一个发黄的小本本。王

家老三翻了又翻，觉得它非同凡物。

很快得到证实，这是一本密电码，

曾为一位当年潜伏省城的中共地下党

所持有。这位代号为“布谷鸟”的谍报

人员牺牲前，将密电码交给一位进步学

生，也是他的未婚妻，后来组织上一直

未能查明她的去向。

李布谷神经一挑：“烈士姓李吗？”

“是的。”组织上的人回答。

李布谷热泪盈眶。这时，他明白了

一切。自己被养母取这一姓名，原来有

一个令人心碎的缘故。他又问：“密电

码我能留下吗？”

“当然，它早已解密。”

很快，在刘婆婆遗像旁，并排挂上

一个新的玻璃框，框里镶着那一本陈旧

的密电码。框下，放着那一只被拭得锃

亮的妆匣。匣盖上的牡丹朝凤图案显

得格外美丽动人……

（原载5月2日《郴州日报》，原刊责

编：陈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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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华·妆匣秘密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

我不是二十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

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

“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

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

部已经三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

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

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

还有尾巴。

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

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

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

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

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

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

激动。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

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

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

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

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

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

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

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

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

课，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

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他们下

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

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一次早

操缺席，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带头作

用不够”。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

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

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

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

读得更多。

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大讲学生

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是没有

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你靠谁

去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吃点苦，必须

加油努力。

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

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

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

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

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

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

缺陷，他们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

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

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

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

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

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

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

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

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

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

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里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

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

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亵渎，不容

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

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

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

可以想象，比我大十七岁，抗日战争前

“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

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

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

一揽子中心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

她的理解与指导。但是她的敏锐与友

情，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使我相信她

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

我爱一揽子的突击任务、中心任

务，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

起来，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一

下子就做成了。

我也怕这一类工作，一开动，我就

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

抓。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

个毛孩子找麻烦。“立仁”厂的支部书记

不执行区委的指示，我与他吵了一架，

我很难过，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我

仍然长久地不安。我们毕竟是团结起

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英特纳

雄耐尔，等待着我们一道去实现。

……朝天每日地开会、写材料、谈

话、听报告、读文件，但是一年过去，我

好像更爱玩了。对不起，正是玩——让

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我们用双手正在

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有时候周六

晚上开了一晚上会，我仍然愿意会后用

十分钟走到近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

口看看。美艳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

片广告图片，图片上的中苏影星与散场

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脸上仍然停留

着关注、沉醉、迷恋与感动，我分享他们

的兴奋与满足。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

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

加任务。我还爱音乐，一唱起歌来就进

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更

辽阔与深沉的世界。

“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我们

生在劳动战斗的地方……”

这是《人民日报》上刊载的歌颂斯

大林的歌。我喜欢这两句歌词的情调。

（插话：后来不喜欢斯大林了，一直

喜欢从前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旋律与歌

词。）

这一年，我看了许多小说，普希金

的诗，巴甫连科的《幸福》，法捷耶夫的

《青年近卫军》。也许我还不能够充分

理解它们，但我是忠实的，我爱书，我要

按照书本来做。我坚信生活应该像书

上写的那样美好，那样崇高而且纯洁。

如果还没有完全一样的美好纯洁，那就

正是对于革命与日常工作的期待。我

不满足自己，我想的是对自己的全盘重

塑和推进，我要的是近卫军队长奥列

格，队员万尼亚、邬丽娅，和《幸福》里的

伏罗巴耶夫式的人格、品性、美好与圣

洁的精神世界。

天啊，我写了那么多，每天记日记，

记得多，做得不够。

我必须结束日记了，我还要赶写原

教会学校现第九中学教徒们对于教会

自传、自立、自养三自革新运动的反映

材料。 （选载之二）

·中篇小说·

（选自《人民文学》2022年第4期）

·王 蒙·

从前的初恋


